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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月抗疫蛰居在家，得闲整理书斋，随手翻
阅到《章汝奭书法集》，为其蝇头小楷之儒雅钦佩。
章汝奭先生的堂叔，便是近代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20世纪20年代章太炎担任上海国民大学
校长，他开设的国文课上有一位高材生朱剑心，日
后成了著名金石学家。

朱剑心（1905-1967），名建新，以字行，浙江海
宁人。朱氏家族是朱熹、朱彝尊后裔，他的祖宅有
一座远望可见钱江潮起潮落的万册藏书楼——“八
宋楼”，“八宋”，是因拥有八部宋版书而冠名，此外
还藏有大量的金石拓本和名人书画。1936年朱剑
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馆
南迁香港，后因香港沦陷返沪。1945年起先后执
教于上海敬业中学、上海市民立
女中、上海电力专科学校，曾经
作为优秀知识分子代表赴北京
出席相关庆典活动。

金石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
并非显学，其发轫于殷周，至两
宋鼎盛，研究对象主要是铜器和
石刻，偏重金石文字的著示和考
证，证经补史，从传统学术结构
上解析，可以视为国学的一个分
支。

从社会学而言，金石是篆刻
的雅称，金石家又被称为篆刻
家，朱剑心书法五体皆擅，旁涉
篆刻，其印风在浙皖之间，曾汇
辑有《雅藏阁印谱》。由篆而刻，

一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物化形态。然而，作为艺
术文化产业，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现今，难免
小众。幸运的是，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主席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力倡导下，经由国务院原副总理
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逐步
推广和广大书法篆刻家的不懈努
力，金石欣赏和教育才有在象牙塔
里全面普及发展的趋势，形势喜
人。

作为金石学前辈的朱剑心，
或许并不太为人所熟悉，其实早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便有著作

《金石学》问世，其中朱氏考证了
“金石”文献和实物之源，首次提出
金石学和甲骨学同等重要的学术
见解。该书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后，1948 年再版，1955 年重
版，而后历经动乱洗劫又重放光

彩，于1981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外，该书还有
港台的几个翻印本。进入新世纪以来，再多次出
版，冷门学术类著作发行量之大、再版次数之多，
实为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和朱剑心同时代研究金石学而
写成专著的的分别有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的《中
国金石学概要》、清末秀才陆和九的《中国金石学讲
义》。马衡曾经主持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学科发展，
为北大的文化考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朱剑
心在他的著作中开宗名义的指出：“金石者何也？
研究中国历代金石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
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
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显而易见，朱氏认为传
统金石之学既有文化考古的视域，也涵盖了艺术审
美的特点，这无一不是金石学进入现代学术体系分
为考古和艺术两个学科的有力佐证。

朱剑心除了潜心在金石学问以外，在古典文
学、诗词、书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其论著往往别具
慧眼，点石成金，恩泽学林。比如1963年《孙过庭

书谱笺证》的出版，遂
引起学界重视，启功、
沙孟海等均步先生后
尘开展持续研究，此
著也堪称新中国成立
以来唐代书学研究的
里程碑。关于上世纪
60年代初的一场“兰
亭论辩”，先生亦不缺
席，自有专论，见解深
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有将包括《明穆宗实录》
70卷等一万册古籍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善举，更
有因国家自然灾害而断然放弃高级职称待遇的慷
慨，乃至其激励后人“许身为国应思党，破浪乘风莫
忆家”积极参军的家国情怀，无一不昭示其坦荡、大
爱、超然的胸襟，生动演绎着百折不挠、坚韧奋进的
华夏金石精神，广而化之，更是中国文化人格的生
命脊梁，万世不朽。

2020，一个庚子之年，突发的疫情让人联想起
昔日的庚子苦难，中华民族力挽狂澜、金石开泰般
奇迹战胜疫情的壮举必将载入在伟大复兴的史册
上。今年，恰恰又是朱剑心先生诞辰115周年，至
人无己，斯风长存，作为20世纪金石书学的一盏明
灯，朱剑心是我们的先驱，已无疑问。有鉴于此，他
应该成为海上文人书法篆刻研究的一个重要个案，
加强重视。

金 石 开 泰
——纪念著名金石学家朱剑心诞辰115周年

杨嘉麟

今天这个讲座是一个小时，我稍微有些犹豫，
如果说一个稍微完整的题目肯定要两个小时，一个
小时也不能只聊，聊会散掉。到昨天晚上我下了决
心才把内容报过来，我想就以这次展览为例，讲一
讲书法创作和研究的几个问题，这样或许有点弹
性。

展开之前，我先谈一下对展览的感受，也是有
一点特殊性的。在我五十岁的那一年，我想应该办
个展览，把我学习的阶段做一个小结，也通过办展
览来寻找下一步发展的机会。五十岁是知天命之
年，关于人生的思考是一个节点，我自己的书法实
践也是汉简、汉碑结合那一路，通过大概十五年的
探索，基本形成了一种写法，能够把我以前的一些
用笔、结字等方方面面要素能够统摄起来，进行创
作，我的第一个个展，命名为“梦想秦汉”，它解决了
我一个问题，解决了社会对我写的东西的一个回
答，之前人们一直说你写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有
一篇文章《我写隶书》登在一个大杂志上，我自证清
白办了“梦想秦汉”，当时是在杭州。过了几年，宁
波美术馆请我去办展览，那是我的第二个个展。
2014年那个时候我也有许多想法，创作能力也提高
了一些，就跑到了北京办了第三个个展，叫“我襟怀
古”，当时我写“梦想秦汉”的时候我有个强烈的想
法，就是我们现在创作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
对古代这个资源学习、认知、解读、应用能力还会不
够的，力气下的不够，怀古的思想就占领我的主导
方面。然后我就连续办两个展览，不完整，分别在
杭州和沈阳。那么这次，是时隔六年我办的第六个
个展，这个个展是回乡展，到我的出生地来办，所以
我特别地用心，从2018年到2020年的上半年，我一
直在筹备之中，内心的体会比前面也深一些。我讲
这些就想带出我一个想法，也是回答“你为什么一
直在办个展，办了六个展览”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展
厅，对于当代书家来说，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其实
书法创作的作品最省力的就是做网络展，印作品集
也是比较方便的事，但是把作品放到展厅里去这个
还是很考验的，在书斋看的挺好的作品放到展厅里
就有些问题了，还有我们平时创作一幅作品然后去
参加展览，一件作品也不是特别能说明问题，如果
和旁边的作品搭配不协调，形成很强烈的对比，也
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话就是要自己找一
个空间来做，自己来创作作品，为这个空间创作一
些合适的作品，那么你的个展就是一个大作品，好
与不好都是你个人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在作品
集后记里写到，展厅是当代展示艺术品最经典、最
正道的场地，经典是因为美术馆、展览馆一出现，它
就是艺术品的展示地，最正道是什么呢，人们因为
对社会办个展也是有异议的，是不是为了宣传、扬
名的需要，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不是这样
一回事，只有办了个展你才会逼迫自己往前走，你
不信你不办个展的话，你很可能一直在舒适的重复
自己，你没有一种紧迫感你不会在你熟练的创作方
式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所以我这次260件作品
就意味着我要一次又一次的奋勇突围，寻找新的可
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不是事先有设想的，而是在
朦胧的想法通过创作来让它变为现实，有的失败，
有的成功，即使失败，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这
就是我要办展览的基本原因。在我2015年退休的
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懒惰，这个懒惰不
只是偷懒了、不写了、享受了，而是进取心不够，勇
气不够视野不够，在那里非常舒适地书写，这是一
个最大的危险。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我做展览面临的一个个问
题，第一个就是写什么的问题。我们比如说去参加
展览我们选一件作品，找一个内容就行，但是一个
大展厅就不是找一个内容，而要确定所有文字内容
的主题是什么？基调是什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事，如果不花大工夫把这个问题解决，则后面的创
作内容关联度不强，没有聚合力，向社会所传播的
到底的什么思想、精神，就很含糊。所以第一个问
题就是关于书法创作文字内容选择的问题。经过
我工作团队的讨论，我们决定应该选择中华文化经
典名篇，要经典、要有名，当然大家太熟悉的名篇我
们还不想选择，从时代上应该尽量往前推，上古和
中古的作为文章选择的主要内容。在文章的基调
上，我们都要选择正大气象、宏大磅礴的一些文章，

文章的选择花了很大的工夫，几个人选，然后合成
再选，所以为什么要选这个文章都是有说法的。另
外版本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哪一年出版、
再版，有的是古代版本的影印本，有的是中华书局
的再版，都写清楚以防止人们误判。很多人一百度
就说我这个错了，因为他觉得我句读没逗好，这是
想当然，其实古代的古气就在不齐整。另外版本还
不够，你选择这个篇章很重要，历代评点无数，好的
评点我们选出来，也跟上去，那么再重要的文章我
们再加一段跋文来说这个文章如何好，比如我开篇
写的《急就章·终篇》的内容，63个字，也就是说一个
展览也得有个最重要的作品，这个作品对你的主题
关联度最大。2008年我在宁波办展时，选了一件

《礼记·礼运·大同》，那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思想，
我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岗位积极工作，
天下己任的思想非常牢固，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好。
2014年的展览我选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那个
时候我快退休了，是“耳顺”之年，我就觉得他这篇
诗文太好了，他不要当官而是回老家去，但通篇没
有一点怨恨之意，他的整个立点是为什么要回家
去，站在人性、人本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当
时在跋文里面就说这篇文章就是那个时代第一流
人物最一流的文章。

这次也想找一个好的文章，但很多文章大家都
很熟悉，后来找了《急就章》，《急就章》本来是一个
诗词读本，前面都是教小孩子读书，四字念书的东
西，但在最后的末章里写了这六十三个字，“汉地广
大”开始写，把国家、民族、百姓、朝廷、社会全部写
进，才63个字，包容性很强。写好之后，发了之后
人们都以为我是抗疫情写的，抗疫情很好用，“中国
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针对性很强，这就是好
文章，古今通用、包容广泛，对这样的文章应该加个
跋文，为什么选它？跟历史文脉相关，跟对未来的
期待相关，而且一个正文，一个跋文，一大一小，从
大的篇章上来说，形式上也满足了。那么，第二件
我选什么呢？

我整个展厅里的内容只有这件是现代人写的，
而作者是北大考古学的泰斗——严文明先生，严先
生现在还在指导考古事业，他写的一首叙事长诗。
因为良渚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明五千年的
历史有了一个实证地。有没有实证地和中华文明
在世界上的地位紧密相关，国际很大程度上是怀疑
我们文明年代的，要提出一个实证。再加上良渚是
江南文化一个共同的源流，长三角整个都是和良渚
有关。再加上我个人做文物工作十多年，其中很多
大部分是花在良渚文化保护上的。选这个内容有
大的意义，我再用一个跋文把它的重要性表述一
下，把严先生的贡献表达一下，再把我和严先生的
相处点滴记录一点，合成一个跋文，和他的长诗组
合在一起，这样两件长20米，高5米和4.5米的两件
大作品完成了。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事情，这个两个
文字内容我可以就正文跋文讲半天，我这样做是给
我展厅所有的文字选择提供一种宝藏，同时也想让
观众从这里引起一些阅读的习惯，其实包括我们进
展厅，阅读的分量是很少的，一是内容大多数都是
熟悉的，再一个是对形式的关注，写得好不好，打动
不打动人，被形式要素牵着走。本来这个书法艺术
首先是阅读的艺术，其次才是视觉的艺术。我说过
一句话，书法作品应该束住的是心灵的眼睛，而不
是感官的眼睛，如果撇开文字内容和阅读环节的
话，那就是非常残缺的。这就我想讲的第一个内
容，我讲第一个内容的背景是中国书协已经注意到
了这个问题，在乌海论坛和绍兴论坛，主要针对书
法家对技法重视的同时，对文化的修养及一些相关
联的要素的被忽视、边缘、弱化的现象，而我在这两
个论坛都进行了演讲，就是把书和文的关系进行了
一个梳理和反思。我们的书法作品，本来最早是从
哪里走过来的？早先是文学家写文学作品，写字已
经非常日常化了，不会写坏，写的特别好的不经意
间变成了书法作品，《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
食帖》都是这样，首先是文学作品，然后才是书法作
品，而不是为了写一个书法作品而去创作一篇文学
内容。现在我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
替代文言文，现代汉语替代古代汉语之后，我们书
法还在写，白话文已经很难进入创作体裁了，于是
我们去文库找文字内容，是为了写书法作品而找文

字内容，这样我们必然的会对文字内容渐渐分离，
书被凸显，文就弱化了，文疏离了之后，最大的威胁
是人也被弱化了。所以我们这几年书法家协会一
直提倡自作诗文，其实自作诗文也不是容易的事
情，诗文作的不好也达不到好的传播效果，但是我
们还是努力去做，至少通过自作诗文提高人的修
养，但是不要绝对化，非要走到自作诗文的路上
去。当然这是两面，难道不是自作诗文就不能写我
心吗？当然这是可以的，这不是简单的两分法的做
法，所以提倡自作诗文有合理性和也有局限性。从
我的体会来说，如果我们能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宝
库，是可以寻找到合适的文字内容。

我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书法作品的形式问
题。一个是尺度问题，现在展厅越做越大，关于大
小的问题，《书法报》才讨论“鸿篇巨制”，大小就是
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果不是作个展，我绝对不做
大字。大字的写法是悖离人和工具的最合理的状
况的，人的视觉、臂力当然是写小字正好，写大字的
话在地上写多累，体力支撑不住，笔也找不到好笔，
这次我为了写这样一件作品不知道换了几次笔，纸
也没好纸，要吃得消这个大字，纸要有厚度，但一有
厚度，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没有纸的韧性了，像
铁皮一样会响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很麻烦
的。但是个展的话，有一个大空间，都是小作品平
均看下来的话，一定是不感人的，所以要有大作品、
中作品、小作品，相互错落。所以大小要合适，那么
评判也不要以大小而论，不论大、小作品，感人就是
好作品，不感人都不是好作品，就是这么简单。还
有横竖，传统的书法作品，最早都是横式的，后来有
高房子，就挂起来了变成竖式了，有展厅后，横式也
多起来了。特别是大块文章，好文章篇章、分量都
比较大，展厅高度是有限的，作品只能横向发展，所
以这次我的作品横向发展多了。作品俯视问题和
做什么展览有关，做什么展览又和印什么集子有
关，原来我的集子都是高的，这次是方的，恨不得做
宽的，因为这次作品大多数都是横向的，大作品放
到书里一定不好，放到书里的原大最好，稍大的也
好，越大越不好。缩小以后许多东西都看不出来
了，把不大好的作品弄得好了，把好的作品却弄得
不好了，它是中性的，把作品之间的差距变小了。

然后是书体的问题。像我这样做一个展览，是
特别麻烦的，我写隶书，要有各种各样的创作，要丰
富性，似乎很难，但我觉得还是有路可走的。书体，
是什么概念呢？当代人把书体的体制太强化，觉得
真草隶篆是分明的，其实是不分明的，书体之间没
有明确的界限。光是隶书里面就是五体具备，有篆
体、有楷体，到汉末、晋的时候，行书、草书的笔法就
很明显了，甚至草书笔意在西汉早就就有了。隶书
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前边的东西遗传下来，后面
的东西萌芽出来。所以我有一个厅叫“隶变探微”，
这是老东西了，从八十年代到我前两年的老东西放
一个厅，因为白谦慎先生给我写序的时候希望我提
供这样的东西，他说我都看到过你的东西，我写文
章还要再看，要把它找出来，我翻箱倒柜地找，再从
朋友那里借，终于出了五六十件。他说你再找一些
临摹作品，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更难了，都在别人手
里，我再找回来，找回来放了一个厅。我自己回望
一下，别人也看一下我怎么走过来的，给年轻人也
一些启发，年轻人一看，“鲍贤伦原来年轻的时候写
这么难看，我现在比他好看一点”。自信心更多一
点。我在每个厅前边有一段话，我就说，“秦汉是隶
书的天堂”。我要走进去也只是一个想法，其实走
不进去，但我可以靠近它，我还要学着它组词发音
说家常话。我如果能懂其中两三种方言，那就更好
了。为什么？由此我就可以洗脱当代的腔调，我们
当代创作有一种腔调，基本我看起来就是概念化，
觉得隶书就是这么写的，王字就是这么写的，想象
出一种样式，这个概念化其实很单一，很定型。以
这个概念去创作一定是拿腔拿调的。

我们现在写字是太拿腔调，那秦汉人到底是怎
么写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它有许许多多的写
法，它的丰富性，如果深入下去研究足够我们运用，
用一个书体办一个展览也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
我们的眼睛视而不见，我们的解读不够深入，就算
看到了，我们没有能力把那些不同的东西统摄起
来，也就是说能够运用它，变为自己的东西，要让它

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浑然起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不
那么拿腔调了，就有可能和当代人写的不那么一样
了，这就是我们无比可贵的一个前景。

说到我自己的体会，就说隶书，我借助秦简作
了一个突围，但是秦简和汉简我始终在交替临摹，
我觉得秦简有秦简的好处，它古貌一些，汉简有汉
简的好处，汉简的生动性远超秦简，数量上也多出
很多，汉简的风格类型有很多，秦简的风格类型是
有限的。简和碑又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难道靠秦简
就能写大幅作品了吗？有人说我的贡献是把简牍
的小字扩大了，秦简和汉简都是很小的字，要把它
写大很不容易，为什么我们现在展厅里面写简牍的
都是多字数，一篇里面由很多的文字组合起来，其
实就是简牍写成大字难。那么也有人写，出版的
书，很多简牍有放大本，解决了很大问题，大家临习
起来很方便，但是也有问题，可能给学者一个误导，
觉得小字是可以放大的，如果按照笔法不变的话，
写出来的大字一定是扁的。有人把王羲之的字放
到电脑里无限放大，结果很吃惊，他的结构关系、黑
白关系怎么可以这样，让人有新的惊喜，同时再仔
细一看，他的黑的部分是扁的，缩小还原的话不扁，
放大以后就是扁的。所以写大的时候笔法要变，简
牍的笔法怎么变呢？就需要借助其他的手段，借助
碑的手段我觉得是最好的，有时候碑也是有局限，
那就借助金文的手段，金文是不会扁的。

简写的好了之后，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就是碑
的需要，碑写到前面去了之后，就会觉得有另一种
需要，就是简的需要。碑提供了骨架和气局，只有
碑才能扩大，而简则是血肉，是书写性，提供了笔势
最真实的状态，一写简的时候，笔势就来了，而碑没
有，碑的笔势是想象出来的，是还原到原来的书写
状态中去的，简不需要还原就可以一目了然，按照
它写，就流美了，就滋润了，就有血在里面流淌了。
有好的骨架，再加上好的气韵，字就好了。但是我
在写一米见方的一个字的时候，我就觉的简的笔法
越少越好，它要用碑，不仅要用庙堂，还要摩崖，而
且要用大摩崖，让它很浑然，很错落，字和字之间咬
合，笔画和笔画可以荡开也可以重叠，这样的一个
气象才能够产生整体性的对你的感动，那种笔势在
这种大作品中可以消失，所以总体来说这次的展览
和以往的展览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对简的收敛和碑
的放纵，这是我重要的攻略选择。

这次260件作品，其中有200件是这两年创作
的，这个创作里面，我可以用纯粹的简的写一点，纯
粹的碑的写一点，简碑结合的写一点，结合的比重
不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我在形式感上也更
加多的运用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通常写作品习
惯写个正文然后落款，这样比较省力，落款可以一
行也可以两行，基本就结束了，这是一般的写法。
我现在这样的创作就会把正文和跋文作为一个重
要的要素来考虑，正文写一个大形式，跋文写一个
小形式，形式感上就错落开了。我还有一种写法，
在网络上很受欢迎，他们称之为“大小字”，这主要
是浙江古籍出的关于西泠八家的两本书，有印文有
印跋，我就把印文写成大字，把印跋写成小字，三个
大字，百个小字，组合起来很好看，大字下面留空再
多一点，黑调、灰调和空白就形成了一个空间，传统
书法和现代创作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传统
的东西重视笔法，集点画成字，然后再集字成篇，它
的逻辑起点是笔法。到了当代以后，人们的观念变
了，不再是笔法的重要性了，而是章法的重要凸显
出来了，然后是字法，最后才是笔法，颠倒过来了，
章法不叫章法了，叫“空间”，字法不叫字法了，叫

“造型”。我说的正文和跋文，大小字，为什么当代
人看起来会觉得更好接受一些呢，就是在审美习惯
上，其实已经往我后面说的那个黑白灰构成上面在
靠近了。关于形式要素，我借这个展览也说一下。

最后我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关于书法创作中人
的决定性作用。文字内容是重要的，形式技法是重
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更重要的，因为首先要把形
式让人家愿意接受，技法让人家本身具有审美性，
要表现出你的高难度，你的控制力，要不然怎么打
动人呢？所以我说书法是艺术的，书法是文化的，
但是我第三句说了一句话，书法也是生活、生命
的。关于我们的书法创作，书法学习，关于我们做
展览，人在这里是怎么一个涵义？我想说两点，这

两点我觉得是现在被严重忽略的。
第一，书法是修身的，它是书法源头带有的一

个鲜明的特征，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表现样式。有人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
核心，我认为这个核心首先就是汉字带来的，汉字
理所当然站在文化的中心，书法就是书写汉字，才
有这么一个地位，不是说一开始一个线条就有核心
占据的资格，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文化
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大传统是什么呢？就是道
德关怀，是人的命题。人怎么做，关系怎么相处，在
社会中人应该怎么共处，这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大
传统。那么书法是什么呢？书法是和这个大传统
最亲近的，所以修身呐，就比绘画、音乐等都要明
确。修身传统就是最明确的，你看，它写什么，首先
就是学习经典，五经等，这些就是做人的点则，书写
做人的点则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所以书法的学
习，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使用的问题，它和人的修养、
立身、处事紧密相关。回头我们看“书如其人”“书
为心画”，为什么是“心画”，其实一个人的修养如
何，为人如何，书法就是表达这些东西，在自觉与不
自觉间流露出来。苏东坡说的更好，他说，“苟非其
人，虽工不贵”，要看书法一定要看本人，如果不是
那个人的话，写得再好也不值得肯定，这就是我们
的价值观，这就是中华几千年下来的一个传统，做
人要紧。昨天我发了一张开幕式的照片，写了两句
话，“人生先于艺术，道义重于笔墨”，人的命题才是
根本的问题。那天我还和一些年轻人说到，人做好
比写字写好还要重要，人做好字才有可能写好，人
做好了字写不好也不值得悲伤，人没做好字也写不
好，人没做好字万一写好有没有呢？有也不值得肯
定。我今天回头看看大家对我表示出的友谊、爱
戴、帮助，哪是因为我字写的好，他们是觉得我这个
人还可以，还值得交。

第二，体现在养性。什么叫性情？除了技法以
外就是性情，性情就是你的修养、品格、人格气象，
是作品的反映，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情，没有这样的
修养，作品怎么反映出你的气象呢？怎么能够打动
人呢？所以作品如果能水到渠成形成风格的话，那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风格是怎么形成的？风格一
定是建立在技法和性情上才有可能的，没有性情这
一块是形不成的，它比技法还要重要。之前在乌海
论坛上，我认为自己说的最好的一句话，我问：什么
叫做最好的技法？你能做多种书体的书写和创作，
当然是能表明自己功力的程度，你勇于做各种技法
尝试，也是一个书法家的分内之事，但是，我们所有
的努力并不是期望来叠加多多益善的技法，根本问
题是在技法的积累过程中发现和寻找到最适合你
性情的那部分技法。一旦被寻找到，捕捉到，你把
它表达和运用成功，那就是风格成型，那就是功德
圆满。你的性情，出现一种状态，他的性情，出现另
一种状态，那么书法表达人性的丰富这个命题就完
成了。书法最终是要表达什么的？我认为书法是
表现人性的丰富性的，如果要完成这个命题的话，就
需要所有的书法家都去努力，都去做好这个文章，然
后通过过硬的技法和它的碰撞、博弈产生出一种风
格样式，那我们的局面就非常美好了，性情贫竭者，
一定是相互雷同，性情充溢者，一定是各自为主，变
化万端。书法的繁荣，风格的成型，不仅仅是一个形
势情形，它是一个审美判断，它一定要提供审美的新
经验，一定要拓展审美的新领域，这么一个命题，靠
技法单独能完成吗？导引它的是什么？导引它的是
个人的整体修养、修为和精神气象，一个琐碎的人能
写出一幅大气磅礴的书法作品吗？不可指望，他的
方法论、价值观一定是另一套。如果还不觉得修身
和我们书法创作之间有关联的话，再不去注意的话，
这么指望书法向前发展呢？对个人来说，是艺术的
成长受到障碍，对整个书法界来说，投机取巧、功利
主义，满脑子是厉害取舍的这样一个群体的组合，
这将是多么令人失望的局面。我借这个机会想讲
一下，书法是艺术的，技法很重要。往前说，涉及入
古的问题，对古代资源的整理的问题。同时，书法
是文化的，也不要因为过多的强调文化以后反观技
法不太好以后，反而连书法是文化的都不承认。书
法也是生命的，最终是人的提升才使书法美好的、
未来的、可靠的突进。谢谢大家！

（整理：周心瑶、张亚琦、王竞雪 汇总：王竞雪）


